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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厚宣先生“甲骨文与商代史”专题课

——为胡厚宣先生百年诞辰而作”
王恩田

2002年秋，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松丸道雄先生组团来华访问，邀余就河南鹿邑微子墓有关问题切磋与交流。松丸先生曾问及我的师承。“师承”如指研究生导师，由于我没作过研究生，因此回答说没有师承。不过告诉他说，我曾荣幸地听过胡厚宣先生的课。只是没有告诉他，我还有过当胡先生研究生的机会，却擦肩而过的经历。

作研究生是我的梦想，毕业时填报志愿，第一志愿是宁夏。宁夏回族自治区要人，我是回民，服从祖国需要嘛，自然应是首选。第二志愿填的就是研究生，明明知道在“突出政治”的年代，一个被定性为“中间偏右，走白专道路典型”的人，还想作研究生，分明是白日做梦，但却偏要这么做，主要是想表达志愿而已，管他做成做不成。事出意外，宁夏改变计划，不再要人。我被莫名其妙地名为“分配”，实为“发配”到了青海。没想到两年后，青海官方提出如想留在青海，有三条出路：一是大通煤矿去挖煤；二是青藏公路养路工；三是青海农村“安家落户”，显然是下达逐客令。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江苏都曾去求“调”，遭拒。离开青海唯一的出路是报考研究生。第一次，没中，因为《说文》不过关。第二次报考的就是胡厚宣先生的研究生。不料山东改变主意，突然要人的通知从天而降。被失业吓破了胆的我，于是没有参加研究生考试，就匆匆上路回到家乡山东。一位校友告诉我，若干年后胡先生还记得此事，并认为我应是那届报考研究生中的有力竞争者。放弃了自己的梦想，和作研究生的机会擦肩而过，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蠢事。

我认识胡先生是从拜读他的大著《殷墟发掘》开始的。那是张政烺先生在讲授中国古代史时所指定的唯一的一本参考书。材料之丰富，叙事之翔实，图版之精美，引人入胜。是60年代以前甲骨文的发现、发掘、著录、研究的系统总结，也是新中国殷墟考古学的系统总结，是一本无可替代的传世佳作。这本书一直放在我的书架案头，伴我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。由于经常翻阅，早已是“韦编三绝”，面目全非了。堪称终生受益。不仅教育、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，今后世世代代凡是要治甲骨学而又想了解这段历史的人，恐怕都应该是必读的参考书。

我所说的听过胡先生的课，是指胡先生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讲授的“甲骨文与商代史”。

50年代的北大考古专业，除与历史专业共同开设中国史、世界史的基础课之外，还开设中国考古学基础课，并开设专题课。曾聘请校外专家夏鼐先生讲授考古学通论，唐兰先生讲授古文字学（56届以后改由高明先生讲授），金维诺先生讲授美术史，王冶秋先生讲授博物馆学等专题课。胡厚宣先生讲授的甲骨学与商代史即属于专题课。

虽然仍保存着听课笔记，由于没记明讲课时间，只能根据讲课时提到的“最近金景芳在《历史研究》发表的文章”云云加以推断。金先生的文章是指《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》，刊于《历史研究》1959年10期。因此，讲课时间应是1959年下半年或1960年上半年。
胡先生讲授的课程分为序论和单版解释两部分。序论部分包括：

    甲，甲骨学总论

    乙，甲骨文的发现、著录和研究

    丙，甲骨文的卜法与卜辞

    丁，甲骨文的时代和分期

“单版解释”共27版，包括《甲编》3917、3587、《甲骨文录》42、《宁沪》110～111等5版，其余都是《乙编》（包括反面），全部都是整版甲骨。当时还没有复印机，使用拓片晒蓝的办法，发给同学。

胡先生的课和他以往的著作一样，材料丰富、论述翔实、不尚空谈。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是贯彻百家争鸣精神，很多重要问题都是全面阐述各家的观点，然后发表自己的看法。启发同学独立思考，不为一家之言所囿。二是紧密联系当时学界的热点，如社会性质、社会组织、众和众人身份、甲骨断代分期、小字甲骨（子组、[image: image1.jpg]


组）的年代。并介绍郭沫若不主张有“公社”，以及关于“自由民”即众和众人身份的争论等等。

他还透露了受命整理甲骨文的进展情况：当时已收集到甲骨文图录93种、谈到未经著录的甲骨仅北京就有6万余片。缀合方面除各家缀合成果外，历史一所就缀合1000余片。并介绍了未来的《合集》分类的初步设想：

一、经济发展（包括天象、历法、气候、农业、畜牧、田猎、捕鱼、工艺、交通）

二、社会组织（包括婚姻、氏族、家族、宗法、封国）

三、地域组织（包括公社、都鄙、畿方）

四、阶级关系（王族、自由民、奴隶）

五、统治机构（国家、都邑、官制、军制、刑法、战争）

六、科学文化（包括科学、艺术、祭祀、宗教、卜法、文字）

这样的分类与《甲骨文合集》出版时的区别很大。不过我个人认为《合集》是材料，不是论著，涉及人的身份不妨模糊一点，不必实指“奴隶和平民”“奴隶主贵族”。而且分类过细，造成同类材料的分散，不利于科学研究。
就我个人而言，感触最深、受益最大的还是甲骨文例和单版解释的讲授。受当时蓬勃开展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影响，我对商周一段的历史很感兴趣，深知古文字的重要性，于是入学伊始，就抓紧甲骨文、金文的自学。当然主要处在认字阶段。胡先生对甲骨文“文例”和单版解释的讲授，无疑是治甲骨学和殷商史的基本功。这不仅对初学者是如此，即使对知名甲骨学家而言，也是必修课。不了解甲骨文例，不知道应该先读哪条，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。特别是帝乙帝辛征伐卜辞，组织严密、连续性、规律性很强。不懂读序，就会失之毫厘，谬之千里。这并非耸人听闻，前车之鉴，当引以为戒。

胡厚宣先生终生献给了甲骨学事业，是甲骨学与殷商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。是饮誉海内外学坛的、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。“文革”中那类“只知道几块乌龟盖子藏在谁家”的尖酸刻薄地讥评，不是无知，就是恶意中伤。胡厚宣先生对甲骨文的蒐集、整理、著录的功绩，无人能出其右。他对《甲骨文合集》的贡献，世所公认，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所能抹杀的。

我虽有幸聆听先生讲课，但仅属“弟子三千”，实难忝列“七十二贤”门墙。谨以这束微不足道的小花，作为对胡厚宣教授百年诞辰的纪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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